
愛相隨           伍美美 

 

  四月十三號禮拜五的中午慧琪姐打電話給我，告訴我明平、明愛姐的母親早上過世了，

請我代轉告及為任媽媽靈魂平安祈禱。放下電話後，我很想發一個短信去安慰她們姐妹倆，

但除了電話我沒有 Email 的地址，我不敢撥這個電話，因爲我是那種不能面對面安慰別

人的人，別人還沒下淚，我已是哽咽的不能言語的人。 

 

  到了禮拜天望晚間彌撒，要領聖體前，明愛姐經過我身邊，告訴我她母親走了，我沒想

到我會在彌撒中見到她，我緊緊把她擁入懷裏，告訴她我已經知道，不要太難過，對她是

不捨，但對任媽媽不算壞事，她不用再受病痛的磨難了。因爲我自己曾幾次住醫院，有兩

次痛的都快瘋掉，哪怕只是打針，已經是很苦。 

 

  禮拜一我去參加聖母軍會議時，沒想到明平、明愛姐都在。我以爲她們會為家中事情請

假，沒想到她們會在場，我很高興也很感動。這麽大的事情她們還是把她們對教會的責任

及對天主及聖母的愛放在第一位。我相信此刻聖母已經安慰了她們的心靈，也給了她們家

庭面對承受母親離去痛苦的力量。在這晚我看到了我所謂信德及信德對人的影響。我們散

會時，明平姐如常的分給我們每人從家裏煮好帶來的地瓜。真難得在這種情況下，她還不

忘把一些小食物給我們分享。此晚我把兩個地瓜都吃掉。覺得苦難來時，我們還是要有常

態的心。 

 

  在四月廿號我去參加任媽媽的追思悼念會，這是我在美國三十年第一次參加別人的葬禮。

我從小就怕葬禮，一來我會害怕，二來我會難過。以前我曾問二哥，我二哥說如果會害怕

難過，不要勉強自己，替別人唸經也可以。可我真心想參加明平、明愛姐妹對她們母親的

追悼會，那怕能陪她們姐妹一會兒也是好的。 

 

  那天一早就起來，全部心思都在參加追悼會上。因爲我到的蠻早，走進追悼室，我一眼

就看到停放任媽媽的棺木。明愛姐看起來很平靜，我問明愛姐我可不可以瞻仰她母親的遺

容。其實當時我心裏很怕，但我真的很想看看任媽媽的樣子，因爲在聖母軍裏，好幾次聽

到他們姐妹倆提到她們母親病痛如何！好一點、壞一點，她們心情一下高興、一下低落擔

心。我從來沒看過任媽媽，只知道她們倆很孝順，常常去探視陪伴媽媽。 

 

  當我看到任媽媽的遺容時，我著實嚇了一跳。任媽媽皮膚軟軟的，臉容安詳愉快，像進

入一個香甜的夢鄉，沉沉睡著，臉上沒有對人世間的留戀及不捨，我甚至覺得任媽媽臉容

顯示的是一種美麗。任媽媽穿著咖啡色的中國棉襖外套旗袍，旁邊放著一個淺咖啡的古典

包包，像去參加一場盛宴。我看到棺木蓋上貼著聖母像，棺木的左邊放著一個十字架，她

身邊放著耶穌像、聖母像，右邊棺木上一大盤彩色漂亮的玫瑰花，地上放了白蘭花，看來

一切美好又溫馨。我在任媽媽身邊唸了五端玫瑰經，請天主接任媽媽上天堂，給她子女更

多的愛及平安。在守靈儀式中，我突然覺得我今天不是來參加葬禮的，我沒有難過、哀傷



及害怕，只覺得是來參加一個歡送會，歡送明平、明愛姐的母親要被天主接去更好的國度，

我有幸能參與此盛會。不知道爲什麽任媽媽擺在最前面的照片我是到很後來才看到。 

 

  守靈儀式過後是彌撒，我看到賈神父、楊神父及遠道而來的翟神父，還有修女們來參與

任媽媽的安息彌撒。明平、明愛姐妹很高興神父及修女們的到來。彌撒一開始我聽到充滿

感情又虔誠的男歌聲，誰唱歌這麽感人又動聽！我擡頭尋找，原來是孫大哥在獨唱。這裡

面有著對所有亡者的思念及對天主的信賴。輪到聖詠團及我在唱：「奇異恩典使我敬畏，

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時，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我的眼淚就忍不住掉下來。 

 

  當又唱到：「主今日接觸我，祢給我祢的生命，祢給我祢的愛情，主今日接觸我。生活

是死亡、是歡笑、是哭泣；生活是愛情、是真誠；生活是希望、是主内的呼聲；生活是在

主内愛之歌。」我就不能自己。從年輕時，我一唱「奇異恩典」，就會掉淚；一唱到「主

今日接觸我」，就會哭到不成，好像人世間所有的酸甜苦辣我都經歷過，也只有天主才能

洞悉我們所有世人所受的苦；也只有天主才能安慰得了我們。也因爲我們的軟弱及屢犯過

錯，天主的愛對我們不離不棄。也許我們常感覺不到，可是天主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這個

葬禮我沒有悲傷，只有一份對長輩的不捨，也慶幸自己的母親還健在。希望包括自己，所

有做子女的能多花時間陪陪親人；父母已經不存在的，只要我們懷念著他們，他們的精神

常存在子女的心中，他們其實是與我們同在的。在這五月份慶祝「母親節」之際，祝天下

所有母親，母親節快樂，主佑平安！ 

 

  明平、明愛姐及她們的家人在四月廿日這一天也預先給任媽媽辦了一個永遠美麗又美好

的母親節。有她們愛的相隨，任媽媽也帶著他們子女的愛，高興得跟隨主耶穌赴天國的盛

宴了。 


